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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监利新闻》文学副刊，以纯文学作品交流展示为

主，现面向监利籍写作爱好者征稿：
一、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作品必须原创，不得抄袭、剽窃；
三、文学作品体裁以小说、散文（随笔）、评论（读书

笔记、影评）为主，题材不限，5000字以内，书法、摄影作
品不得超过 3幅；

四、凡向本平台投稿，均视为作者同意授权推出；
五、来稿请附作者简介，不得重复投稿。
投稿邮箱：556436@qq.com

监利市老年大学赋
□ 常尧阶

荆楚形胜，襟江枕湖，泽润千顷；玉沙古邑，史悠韵长，文脉
流芳。幸际昌时，银龄逐梦，新声谱盛世之章；政施宏略，黉序重
建，群彦续文明之脉。拓三十亩灵壤，筑八千平琼楼，此诚时代
鸿猷，桑梓之嘉惠也！

溯其源起，己巳肇庠于西门渊畔；二十六载栉风沐雨，终膺
“省级示范”之誉。己亥谋迁新址，庚子破土兴工；辛丑楼宇竣
工，壬寅黉宇焕彰。揭牌盛典，群贤毕至，见博围中顶，精巧别
致；观者赞不绝口，盛誉交加。

若观其制，主楼规整四重，列室二十有七。设智慧学庐，
传古今之道；筑丹青画苑，绘山河之姿；构歌舞琼台，展风华
之美；立棋枰雅阁，藏韬略之谋。更有球艺乐园，集议之堂，
墨香盈室，丹青焕彩。副楼双峙，阶堂广纳，讲议观演，众用
咸宜；膳楼综所，烹鲜调膳，文轩雅室，逸智双隅。“一主二
副”，格局精妙；中央空调，四季如春；智能安防，无隙周防；电
子银屏，传知释疑；无障电梯，上下从容。公交直至于门庭，
车位齐列以充能；适老设施，备极温馨。园内佳木葱茏，桃红
樱雪纷坠，染就红径芳菲；小桥流水潺潺，木廊亭榭掩映，自
成丹青画卷。

至若教学之盛，博采古今，融通中外。校社联袂，广设三十
课程；桃李盈门，欣纳五十六班，两千学子，各得其所：声乐绕梁，
遏行云之逸；梨园雅韵，展粉墨之馨。中舞翩跹，顾盼生姿；交谊
含情，水兵飒爽。新疆旋舞，鼓乐和鸣；霓裳摇曳，仪态万方。八
音齐奏，弦管和鸣：二胡婉转，笛箫清越，葫芦丝柔，中阮圆润；古
筝铮铮，古琴凝韵，电琴新声，钢音铿响。萨克斯咽，电吹汇韵，
吉他放歌，手鼓振拍。诵声清越，诗联觅律；瑜伽调神，太极刚
柔。乒乓骋智，门球运谋；摄影定格，裁辑百态。文武兼修，德艺
同辉，诚盛景也！

若论风规，校风澄若秋水，教风严如金石，学风笃似春耕。
章法井然，物尽其用；师生勠力，共护杏坛。沐雨露之恩，结四海
之谊；树荆楚典范，培银龄俊彦。莫道桑榆向晚，且看红霞满天；
千灯辉映，再启鹏程，共绘监利文明新卷！

赞曰：学路漫漫，岂分青丝皓首？问道孜孜，何论冬夏春
秋？愿此黉门，若劲柏凌霄，似清荷映日；伴银龄以游艺，偕岁月
而舒怀，同歌湖山胜景！盛世黉宫，永续荣光！

在监利的乡村里，十几岁的孩子们都有
曾经在家里捉迷藏的记忆，那是一段充满欢
声笑语、无忧无虑的时光。

那时候，村子里没有高楼大厦，只有一
排排低矮的土坯房，房前屋后种满了各种
果树和蔬菜。每当夕阳西下，炊烟袅袅升
起，孩子们便迫不及待地放下碗筷，冲出家
门，开始他们最爱的游戏——捉迷藏。

“躲猫猫”是他们对捉迷藏的亲切称
呼。这个游戏简单却充满乐趣，不需要任何
道具，只需要一群小伙伴和一颗爱玩的心。
游戏开始前，大家会围在一起，用“石头剪刀
布”来决定谁先当“猫”。输了的那个孩子就
得蒙上眼睛，趴在墙上数数，从一数到一百，
其他孩子则趁机四处躲藏。

“一、二、三……九十八、九十九、一
百！我来啦！”随着“猫”的一声大喊，游戏
正式开始了。孩子们像一群受惊的小鸟，
四散逃开，寻找各自的藏身之处。有的钻
进稻草堆里，有的爬上树梢，还有的躲进猪
圈或鸡窝。村子里每一个角落都可能成为

他们的藏身之地，每一处都充满了未知和
惊喜。

“猫”开始四处搜寻，耳朵竖得老高，眼
睛瞪得溜圆，生怕错过任何一丝动静。他
蹑手蹑脚地走过每一处可能藏人的地方，
时不时地喊上一句：“我看到你啦，快出来
吧！”其实他什么也没看到，只是想用这种
方式吓唬那些胆小的孩子。果然，有些孩
子沉不住气，以为自己被发现了，便乖乖地
从藏身之处走了出来，结果却发现上了当，
气得直跺脚。

而那些胆大的孩子则稳如泰山，任凭
“猫”怎么喊叫，就是不出来。他们躲在暗
处，屏住呼吸，生怕发出一丝声响。有时候，

“猫”从他们身边走过，甚至能听到彼此的呼
吸声，但就是发现不了他们。这种紧张刺激
的感觉，让他们既害怕又兴奋，仿佛置身于
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之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孩子被
找到，最后只剩下一个最难找的“藏王”。
这个“藏王”往往是最聪明、最机灵的孩

子，他总能找到一些出人意料的藏身之
处，让“猫”束手无策。有时候，“猫”实在
找不到他，只好认输，大喊一声：“我认输
啦，你快出来吧！”这时，“藏王”才会得意
洋洋地从藏身之处走出来，脸上洋溢着胜
利的笑容。

捉迷藏不仅仅是一场游戏，更是孩子们
之间友谊的见证。在游戏中，他们学会了团
结协作、互相帮助。当有孩子找不到好的藏
身之处时，其他孩子会主动帮他出谋划策；
当有孩子被“猫”发现时，其他孩子会一起为
他加油打气。这种纯真的友谊，让他们在游
戏中感受到了无尽的快乐和温暖。

除了捉迷藏，孩子们还会玩一些其他的
游戏，比如“跳房子”“丢沙包”“打弹珠”等
等。这些游戏虽然简单，但却充满了乐趣和
挑战。它们不仅锻炼了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和
反应能力，还培养了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和
竞争意识。

十几岁孩子们捉迷藏的记忆，是一段难
以忘怀的时光。那时候，他们没有手机、电

脑等电子设备，但却拥有最纯真的快乐和最
珍贵的友谊。每当回想起那段时光，他们的
心中总会涌起一股暖流，仿佛又回到了那个
充满欢声笑语的童年时代。

如今，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监
利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楼大厦拔
地而起，柏油马路四通八达，现代化的设施
一应俱全。然而，那些曾经在家里捉迷藏的
孩子们却已经长大成人，各奔东西。他们或
许已经忘记了当初的游戏规则和藏身之处，
但那份纯真的快乐和珍贵的友谊却永远铭
刻在他们的心中。

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时，他们或许
会站在窗前，眺望着远方的星空，回想起那
段美好的童年时光。那时候，他们还是一群
无忧无虑的孩子，在乡村的每一个角落留下
了欢声笑语和成长的足迹。而如今，他们已
经成为了社会的栋梁之材，肩负着家庭和社
会的重任。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忘记那
段捉迷藏的记忆，因为那是他们最宝贵的财
富和最美好的回忆。

捉迷藏的记忆
□ 张意风

地名的起源
谁不说俺家乡好，家乡是游子心心念念

的地方，是心灵的归途。
我们的村庄不算太大，人口在 2000左

右，村子坐落在新沟镇至周老嘴镇主干公路
傍，两侧的房子错落有致，像忠诚的卫士默
默守护着这方土地。往东方向是监新河公
路，距离两公里左右，南面是余外沟，朝北为
荆监河，清澈的河流，宛如一条碧色玉带，围
绕着五千余亩的龚郑垸，似乎向人们诉说着
历史的沧桑。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为了落实
村庄的地名，我们大队地干部费尽心思，想
出了许多方案。当时争议颇大，各执一词，
似乎你有你的道理，他有他的理由，后来经
过公社与大队反复沟通，最后才得以确定
下来。

一个地方有它悠久的历史，有不一样的
故事。在这方土地上，曾经有两个地名备受
关注，十里八村的耳熟能详。一个是李家墙
院，与张场大队紧邻，村里数李姓一族最大，
人丁旺盛，人口几近占了半壁江山。李家墙
院的兴起在遥远年代，那时李姓人家已经拥
有大量土地，雇佣了不少长工。他们用勤劳
双手和过人的智慧，逐渐积累了一笔不菲的

财富，于是大兴土木，利用一片很大的地盘，
重新修建了一幢幢高大的房子，四面围墙环
绕周遭，似坚固的城堡耸立在这片土地上。
墙脚旁，专门修有一条路名跑马路，直通公
路，一时间，李家墙院名声鹊起，声名远扬。
二是蔡家剅沟，因蔡氏而得名，紧邻胡场村，
这个姓在本队占了较大比例，相比李姓却逊
色许多。

两个地名都想以此为大队命名，一时间
彼此争论不休，互不相让，为了平息事端，公
社和大队决定用新的名称。一方面，两地名
显得有些土，不适宜新社会，二者索性都不
用，避免许多争议与纠纷，几经讨论商议，最
后确定为团洲大队。团既象征着团结，又有
团圆之意，全大队人民群众团结一心，奔向
美好的生活，这是人们所希望的。另一方
面，洲代表水中陆地，村名与村貌相符，既有
现实意义，又有革命化的气慨。至此，团洲
大队的官方名称正式确定。

沉睡的历史
在岁月长河中，我的村庄没有惊天动人

的业绩，也没有可歌可泣的典范人物和事
迹。和千千万万的村庄一样，普通而又平凡。

猎奇心驱驶着我，总想寻找挖掘本村过
往有影响力的人物，这一想法由来已久。

在我很小的时候，经常听到人们讲述本
大队四队的李光耀，多是带着炫耀、仰慕的
神情，津津乐道反复地重述着那些事。李光
耀知识渊博，闻名遐迩，教授过不少学生，培
养的学生有的后来成为国家栋梁之材，这样
的出彩在十里八乡绝无仅有。

李光耀膝下两子，长子心裕，次子心卓，
他们和父亲一样，聪明过人，诗书过目不
忘。加上有严父的教育和指点，废寝忘食，
孜孜不倦。

春花秋实，丰硕果实永远属于那些勤
奋的人。知识的积累和储备，让两兄弟后
来成为名动一方的师爷，专门替人打官司，
所接的案例每战必胜，得到了人们的崇拜
与尊敬。

解放前夕，李光耀便已作古，随后心卓
也相继离世。心裕有一香脉名宗英，他少了
先祖的人文气息，多了一缕农人的本份与笃
实，心思和精力花在先人留下的殷实土地
上，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新的篇章
历史长河奔腾不息，时间洪流滚滚向

前。我的村庄随着时代进程翻开了新的一页。
当你走进村子，新农村建设令人耳目一

新，鳞次栉比的楼房，古朴典雅与现代风格

有机融合。绽放的花卉，飘香的甘果，把整
个村庄点缀得如诗如画。村村通的小道，四
通八达地连接着诗和远方。欢歌笑语，人们
其乐融融，生活的美好与惬意在心里荡漾。

知识改变命运，也改变了人们的格局与
视野，一个个优秀学子从这里起航，远大的
理想从这里放飞，考入顶尖名校的不乏其
人。如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技
大学，中国科学院，还有哈尔滨工业大学，北
京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等。为我的村
庄涂上了浓墨重彩，写下熠熠生辉的一页。

春来不语，却温暖了世界，花从来不言，
却芬芳了人间。美丽村庄离不开勤劳奉献
的村民，离不开他们对村庄与生活执着的热
爱，那灿烂的微笑，发自内心的幸福感流露
在脸上。

与人为善，助人为乐是村民历来的传
统，当人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只要打声招呼，
有求必应，有好吃的东西，邻里之间也忘不
了彼此。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在这片古老
的土地上，纯朴善良的人们演绎得淋漓尽
致，可圈可点。这是时代之进步，品质素
养之提升，这正是和谐社会与和谐乡村所
需要的。

我的村庄我的家，建设美丽乡村，我们
在路上！

我的村庄我的家
□ 蔡保勇

“四月还没有过完，已经回家五趟了，
这个小畜牲……”太阳落到半山腰时，长河
才到家。

长河一脚刚跨过门槛，怒气如同火苗一
般，从心底直窜嘴上。长河拿眼搜寻了整个
堂屋，没有看见他口中的“小畜牲”，倒是一
眼瞧见饭桌前的母亲。母亲瘦弱的身体偎
在斑驳的轮椅里，一条浴巾盖不住母亲双腿
的单薄，此情此景，长河鼻子一酸，便把骂儿
子的话咽了回去。

“都怪妈不中用，管不住昊儿，让你
受累来回跑。”母亲见到长河的第一句就
是自责。

“儿啊！眼看四月快过去了，天气忽儿
风，忽儿雨，忽儿大太阳，有时冰雹还下得
紧，喜怒无常的老天爷着实有些皮，不光使
人烦燥，连燕子已乱了季节，直到现在，还不
见影儿。”母亲的话总是很含蓄，长河以前不
能体会，但是现在都能懂。母亲边说边指了
指房梁上的燕窝。

“空空的窝，没有燕子的叽喳呢喃，的确
不显喜庆，堂屋连空气都是沉郁的。”长河想。

“往年的四月，燕子们可是欢呼软语、飞
来往去，忙得不亦乐乎了。”长河附和着母亲
的话。

“不着急，再等等，顺其自然，它们会回
来的。”母亲说得肯定，像是对长河说，又像
是自言自语。只因长河的家乡有个彩头：燕
子进门，喜事成群。

“梁上的窝，还是燕儿考上大学那年垒
的呢！”长河说起大女儿，囗吻满是自豪：“从
小到大，燕儿没有让我操过心，不像昊子这
个奸老二……”

长河想起他小时候，父亲常挂嘴边的一

句话：“老大善，老二奸，幸运有个乖老三。”
“那时怎么没要个老三呢？”长河说。
“不学你爸的，孩子可不能这么给他定

性，你若真有个老三，情况可能不一样了，多
一个娃，多一份责任，你肩上担子一重，想必
你也不会做混账事了，一家人在一起和和美
美，昊儿也不至于变成这样，哎！以前多么
活泼的一个孩子，现在三天说不了一句话，
和我都生分了……”母亲的叹息溢于言表，
接过长河的话说：“眼看离中考不到百日了，
还接二连三地被请家长，你一回来就知道

‘打打杀杀’，这也不是法子。”
长河想起前四次回家后的情景：的确如

母亲所言，对儿子从来不问青红皂白，碰见
就是火辣辣的“招呼”，被暴揍的儿子不哭不
闹不辩解，只是默默地收拾好书包，随长河
一起去学校，见老师。昊子听话写保证书，
也在保证书上签字，长河以为儿子低眉顺眼
是痛改前非的表现。

“都是假象，被他骗了四次。妈，果真有
‘奸老二’这个说法。”长河向母亲数落完儿
子，倏忽被一股强烈的无力感裹挟着。

“昊儿也大了，和他有话好好说，如今的
社会，男娃只要不出心理健康问题，心智一
旦成熟，还怕没有立足之地？你想想，青草
丛里还能饿死蛇？”

长河听着母亲的话似乎有些道理，自己
年轻时不也是个混球？从浪子到风光岁月，
又从风光到落魄处境，只要不堕落，现在依
然是长河在支撑这个家。

“妈，放心！我先劝他好好上学，实在不
行，我把他带走一起做事，再寻思学门手艺，
不会饿死的。”长河顺着母亲的话说。

长河家，哥姐儿三个，他排行老二，大姐

小妹从小就是极好的女子，乖巧懂事，两姐
妹成人后也有不错的工作和家庭。不知是
否是“老二奸”的缘故，长河不同，打小就调
皮捣蛋，没少挨父亲的竹梢子、柳条子。

上小学时，长河不晓得从哪里学来一句
俗语：“爹疼长子，娘喜幺儿，中间的娃娃是
多儿。”长河不知其意，只觉喊得顺嘴，好玩，
便成天里喊。邻居听见了，逗他：“长河，你
还喊呢，你是不是你姐和你妹中间的娃？”邻
居的话给了长河启迪，长河内心的不平衡像
炮仗一样炸开了，便折断父亲的柳条子，冲
着父亲抗议：“难怪每次挨打都是我，你个老
东西，等我长大了，我会报仇的。”自然，长河
又讨到了一顿父亲的“竹笋炒肉丝”。

长河笃定自己是“爹不疼，娘不喜”的
孩子后，便愈发调皮，用哪吒的话说：专和
老爹对着干。从不去想姐姐妹妹不挨打
的真正原因。

长河颠三倒四混进初中，下学期开学
后，长河死活不肯上学了，无论他爹怎样揍
他，他妈怎样好说歹说、怎样比长比短，长河
不为所动，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学校。

离开学校的长河，像一条欢快的鱼儿，
游进社会这片壮阔的大海，横冲直撞，直撞
得头破血流，外加回想起母亲说过的一些
话，才听从家里的安排，学做厨师。

“妈，您说过屋檐沟的水，次次滴在现窝
里。果真这样，我以前不让你们省心，我养
的儿也不让我省心。”长河说得有些无奈。

“以前，棍棒底下不一定出得了人才，现
在，更不同往日了，教育昊儿的问题上，多些
耐心，总归是不会错的。”母亲说。

“如果没有你后来的胡作非为……”母
亲的叹息更重了，没有往下说，丢给长河一

个悲怨的眼神。
“妈，您不用忧心，燕儿的工作有着落

了，我和她妈虽然做的不是大生意，也越来
越顺手了，日子只会越过越好的。”对于母
亲，长河是愧疚的。

长河人生中的“第一桶金”，是父母给的
“东风”，当初父母拿出他们的所有积蓄，当
然其中不乏姐姐和妹妹平时孝敬他们的钱
财，父母亲带着长河一家四囗，进大城市经
营一家小饭馆，小生意赚大钱，三年后，长河
便腰缠百万了。长河觉得：钱嘛！好赚！然
后长河飘了，迷上了赌博。一家人三年的心
血，长河仅用三个月就化为乌有，母亲也是
那时候被长河气成了半身不遂。

“您放心，昊儿的事，我会有分寸的。”长
河自从把家底败光后，整个人突然清醒了，
也不再忤逆父母亲的意思。

母亲接过长河的话：“妈看得到你的努
力，昊儿是个聪明的孩子，以往能学你的糊
涂，将来也学得了你的上进。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母亲说完这样，似乎费了不少气力，长
长地吁了一口气。

“好一个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长
河钦佩母亲的观念。

长河顿觉浑身轻快，走出大门，抬头瞥
了一眼门前的香樟树，香樟树开出的花儿一
簇簇，层层叠叠，此刻太阳已经落山，日光柔
和，长河不禁多看了几眼，这一树的花开，颜
色或嫩黄，或白中透点绿。没有风，但花间
叶下却绿波荡漾，偶尔还有鸟鸣，长河撩开
树叶，不料惊出两只燕子。

“妈，燕子飞回来了，是您念回来的呢！”
长河冲着母亲的方向喊，喊声很愉悦。

爱在人间四月天
□ 高香莲

母亲做的家常菜
□ 朱元财

每到腊月，临近过年，不知是何缘故，我一端起饭碗，就想起
了母亲做的家常菜。

母亲最拿手的家常菜是用南瓜叶做菜。小时候家里自留
地少，南瓜叶也弥足珍贵，母亲掐回家的大多都是那种大如蒲
扇的半老不嫩的南瓜叶和快凋谢的南瓜花。母亲把它们倒过
来，把花茎上毛茸茸的皮一下一下地用手剐掉，再一截截地
掐，掐得断的就要，掐不断的就扔掉，然后用刀把南瓜叶切碎
备用。

我看母亲也没放什么佐料，那时也根本没钱买佐料，充其量
把锅烧热了用调羹尖挑一点油在锅底里快速地旋一圈，再把南
瓜叶放锅里用锅铲的正面炒、反面焙，直到南瓜叶变得软绵绵，
才放点麦酱和食盐，尔后用瓜瓢浇些水。至于煮多久我就记不
清了，反正吃上母亲的南瓜叶菜能让我口齿留香，回味无穷。

直到现在，我每年都要种一片南瓜，不是为了吃瓜，而是为
了吃上可口的南瓜叶。尽管老妻使出了浑身解数，菜油不行来
猪油，清炒不行加水焖，但端上桌的南瓜叶还是没有我的母亲炒
得软糯、清香。

母亲另一个拿手的家常菜是做腌菜，其中有水腌菜、霉干
菜、酱萝卜等等。我们老家把酸菜叫“水腌菜”，腌制后放在坛子
里用水淹坛口，与空气隔绝保鲜。到了要吃时，抓一碗出来用沙
撮子(竹制)在池塘里淘一淘，锅烧微热后往里面放点油，没油也
可以，只需要加一小碗清水一焖，香脆酸爽，好吃极了。如果是
青辣椒上市的季节，在菜园子里摘几个青椒切成片与水腌菜炒，
色鲜味美！

六月天的霉干菜，母亲提前用水发泡一会儿，切碎后或炒或
煨。我最爱吃母亲夏天里放在灶头上，加少得可怜的鸡蛋煨的
霉干菜，更爱用那种绛黄色浓浓的汤汁泡饭。孩提时的胃口也
好，霉干菜汤泡饭，我们吃得“呼呼”响，有滋有味。

和吃南瓜叶一样，为了吃到酸腌菜和霉干菜，我每年都在伏
旱时翻地浇水种上一些芥菜。妻子的腌制技术应该不错，可做
出来的腌菜酸而不爽口，那霉干菜除了元宵节包几个团子吃以
外几乎都是扔掉了。我常对她说，你扔掉干鱼腊肉我不心疼，你
为什么要把用霉干菜做的菜倒掉呢？

相对于其他家常菜，母亲的煨红（音）豌豆（监利把蚕豆叫为
豌豆）才叫一绝。母亲一般先天晚上把干蚕豆用水泡上，第二天
早上烧火时放灶头边炖一会。饭熟了，母亲再撒些谷壳或者粗
糠到灶坑里，再把一罐蚕头煨在里面，只留一个罐口在外面。罐
口上盖着用碗底或缸片敲成的不规则的圆“步蔸子”(地方语)，
这样，灶灰不会掉进去，蚕豆汤也不会溢出来，更重要的是这种
封闭式的方法，煨出来的菜更软更香更入味。

到了傍晚，母亲收工了，她把煨开花了的红豌豆倒在锅里，
加点蒜苗或者葱段一拌，就可以出锅了。那时的红豌豆和煨苕
一样，我们把它既当菜又当饭，哪怕是上餐下餐，餐餐都吃，也是
百吃不厌。只是我不知道，身在农村的我，如今吃一块锅巴如同
吃母亲的家常菜一样，几乎成了奢望。

为了吃到母亲做的家常菜的味道，我到市场上买过泡蒜头、
甜洋姜，甚至还恳求老妻煨一罐红豌豆，这几乎不可能。

回过头来想一想，我吃母亲的家常菜才二十年，吃妻子的家
常菜有三十几年了，我怎能嗔怪她的菜没做好呢！相反地，妻子
有时说我的饮食比以前“刁”，我经常打趣地说：“又不是要吃什
么好的。”

母亲离我而去十五年有余了，我思念母亲，更想她做的那
些家常菜的味道。那时候条件艰苦，能够吃一餐饱饭都是一
种奢侈，母亲总是变着法儿给我们做吃的，与其说我想母亲做
的家常菜，不如说我是想念母亲一生的为人善良和正直，而这
份善良、正直不是那个时代全中国所有母亲最真实的写照吗？

如今，我再也吃不到母亲做的家常菜的味道了。但是，我
每年蚕豆照播，芥菜照种，南瓜照栽，洋姜照挖。我唯一的愿
望，就是将自己对母亲的点滴思念寄托在这些亲手栽种的瓜
果蔬菜上，用这种特有的方式去怀念她，怀念一切与她有关的
过往。


